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 非洲基督教神學 二十世紀基督教教會史中，非洲基督教的迅速發展是極為突出的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在地理和文化上，基督教重要的中心已經轉移，信仰的心臟地帶，已不再是昔日西歐古老的基督教世界，和她在北美的擴展，而是「南部」的大洲，如拉丁美洲、部分亞洲、太平洋盆地，及特別是熱帶非洲等地。
基督教在非洲迅速增長，已令我們重視一個事實︰非洲基督徒應有自由就他們自己的文化價值和人生經驗，來表達他們的信仰。自本世紀50年代開始，非洲信徒開始按他們的角度來反省信仰，從而造出「尋索非洲（基督教）神學」的現象。
在非洲基督徒群體中，自發的神學反省早已存在，尤其是在所謂「非洲獨立教會」（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0,Name=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, Theology of}）*，但從學術的角度和用文字表達出來的非洲神學，卻是由不同大學內的宗教系產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多數的非洲神學家，同時也是按立的牧師，他們與教會的關係非常密切；他們能在非洲神學反省上產生正面的成果，是可以預期的。
非洲神學的議程相當令人振奮。非洲基督教的歷史根源，乃來自近代西方的宣教工作，而西方教會素來都不鼓勵非洲本土神學的發展，再說，差不多所有非洲神學家，都是按西方模式來受訓，但他們卻致力研究非洲的「過去」，從而找出一直被忽略的神學含義。這種專注於非洲基督教前期的宗教傳統研究，占的比數極大，以致一個關心非洲基督教發展的學者這樣說，非洲神學家這般集中發掘過去，「令那些非洲過去的歷史沒有反映出來的傳統教義，都完全受到忽視或輕視」（Adrian Hastings）；他們出版的專書題目，也能說明他們努力的方向。我們現今的一個問題，乃是怎樣面對他們從非洲基督教前期的宗教傳統提出的課題。
西方宣教士常以為基督教未傳入非洲之前，他們的靈魂好像一塊未染顏色的白布一樣（tabula rasa，意思是說他們在屬靈的事情上，是茫然無知的），但非洲神學家的作品指出事實不是這樣，而「表明非洲的宗教經驗和傳統不是虛妄的，我們應該善加利用，來向非洲的人民傳講福音的實體」（Desmond Tutu）。非洲的神學作品告訴我們，在基督教未傳入之前，他們的宗教生活和價值，「與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關係，而不是全然分割」（Hastings）。這樣按著信仰的角度來重估他們的宗教傳統，本身就是一種基督教及神學的努力，也是他們對非洲基督教身分的一種界定，而這個界定，與一般人類學家的界定很不一樣。同樣地，我們也不能以「第三者的角度，像人研究巴比倫的宗教那樣來看他們；他們研究的課題極其重要，那就是他們的過去、他們子民的現狀」（A. F. Walls）。/

非洲神學家對這種歷史觀點的了解，也並非完全相同，奈及利亞的伊達胡（E. Bolaji Idowu）一直強調，非洲基督教前期的神觀，與基督教的神觀大致相同，他把約魯巴（Yoruba，非洲西海岸的黑人種族）眾神中「較次等的神祗」，全稱作至高無上之神的表現或反射，而這個至高的神，就是基督教所說的耶和華。按伊達胡的意見，非洲人的神觀，是一種「擴散的一神論」（Olo*du&mare&廄cs6, p. 204），因此至終說來，「非洲宗教的凝聚力，就是活的神」（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, p. 104）；對伊達胡來說，非洲的「舊」宗教，正是非洲基督教神學的素材，他只是把非洲傳統中的神觀帶出來，使它更顯突出而已。
墨比提曾在1972～80出任普世基督教協會屬下之教會合一研究中心的總幹事，他的著作一方面研究非洲基督教前期的傳統，另一方面更致力研究現存的非洲教會的自我意識。墨比提這樣形容自己︰「我本於一種極深的基督教信仰來認識自己，我是這樣回應宇宙，也是這樣使生命有意義」（Poems of Nature and Faith 前言， Nairobi, 1969）。
對墨比提來說，非洲基督徒的要務，不單是「明白歷史的基督教，本來就是一種非洲的宗教」（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, pp. 229f.），也要分別什麼是基督教的現象（一種帶著西方文化體制，由西方宣教士帶到非洲的宗教），以及什麼是基督教信仰（一種非洲人能按他們的條件來明白的宗教信仰）。換句話說，非洲神學家有責任本於非洲人的教會經驗，來建構一套非洲神學，他們不用焦慮什麼，也不需不斷的自我解釋。這種觀點使墨比提的作品思想馳騁，一方面是追尋他們的信仰基礎，另一方面也能表達他的自我意識，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。
像伊達胡一樣，墨比提同樣重視非洲基督教前期的宗教傳統，但他只看之為一種「福音預工」（praeparatio evangelica），表明非洲人已預備好接受福音，這福音「正是他們傳統的宗教熱誠最後及完成的因素，是使它微弱的火花能燃燒得更明亮的力量」；所以，墨比提比伊達胡更能組合「新」與「舊」的因素，他不像伊達胡那樣，只把他們對文化的敏感，看作是非洲人的宗教意識，卻從非洲基督徒的觀點，來解釋他們的文化；沒有一個重要的非洲神學家，比墨比提更自由地使用「基督教的非洲」，來描寫二十世紀的非洲。
絕大多數的非洲神學家，都採取伊達胡和墨比提的觀點︰以一種同情的角度，來了解非洲基督教前期的文化和宗教生活；只有克圖（Byang Kato）是一個例外，他是非洲和馬達加斯加福音派聯會的前任總幹事。他認為非洲基督教前期與基督教信仰是絕不一樣的，他的觀點本來與「另一陣營」可以產生有益的對話，很可惜，他在1975年便突然去世，非洲神學家極少採取像克圖那樣極端的看法。
早期西方宣教士本於種族中心的思想來描寫的非洲情況，完全給現代非洲神學家推翻了；今天非洲神學家提出的神學課題，已引起廣泛的注意，像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*、救恩論和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*等，都屬於基督教討論和反省的主流。我們可以這樣說，現今種種的發展，若沒有早期非洲學者致力研究他們自己的身分，這一切都不會發生。
另參︰黑人神學（Black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20,Name=Black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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